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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小小说

想象，为经验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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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嘟嘟嘟嘟……”
司号员小宋又来了。几十年过去

了，小宋坚持每年带着那把军号来烈士
陵园看望班长。那时他们都是二十岁，
班长挎着军号，小宋是班长的替补。

东方破晓，枪炮声震撼大地。硝烟
未散，班长和小宋踏上了被炮弹翻犁过
无数遍的阵地，到达了预定的坑道。

看着战场上胶着的战况，闻着烧
焦的尸体味道，战士们心头的那份紧
张情绪开始弥漫，班长和小宋同时看
向对方……

不知是因为坑道里的潮湿闷热，
还是因为坑道中弥漫的紧张情绪，小
宋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转头问班
长：“什么时候开始冲锋？”声音沙
哑。班长说：“在等。”这时坑道外炮
火连天，也不知道小宋听清了没有。

等待，坑道里的班长和小宋在等
待，坑道里的所有人在等待，这场战
斗在等待，等待着……

敌人的炮火逐渐安静了下来，班
长摸了摸腰间的军号，他知道那个时
刻即将到来。
“司号员！”连长喊道。“到！”班

长大声回应。“听我命令，随时准备冲
锋。”班长握紧腰间的军号，向小宋示
意——要到坑道口准备了。

看到班长的示意，小宋赶紧说：
“这次能由我来吹响冲锋号吗？”班长
摇头说道：“下次吧！”

小宋还想再说些什么，但这时连

长喊道：“司号员！吹冲锋号！”身后
的战士们纷纷将子弹上膛，已然做好
了冲锋的最后准备。

班长一步抢出坑道，正准备吹响
高亢的旋律，但这时敌人的第二轮炮
火已经覆盖过来。就在一瞬间，班长
被炮弹掀起的气浪打翻在地。

小宋向班长大声呼喊，但是班长
却听不见声音。小宋奋力将班长拉回
了坑道。连长示意全员待命。

很快，班长恢复过来。小宋拍拍
班长的胸口，说：“还以为你光荣了
呢！”班长摸了摸军号，“别急，这号
你别想轻易吹上！”

小宋仿佛没听见班长的调侃，眼
睛直直地盯着那把军号。班长顺着他
的目光看去，他却迅速地转移了视线。
“上级下达命令，待敌炮火急袭

后，我连在上级炮火支援下，以最快
速度夺占高地。”连长喊道。阵地上传
出了炮火的怒吼，大家都知道这场战
斗已经到了决胜的时刻。班长内心刚
刚萌生的一丝不安与恐惧迅速被决胜
的激动和亢奋覆盖。

敌人的防御前沿就在眼前，敌人
的炮兵阵地也被压制，已经到了冲锋
的最佳时机。无论前面是枪林弹雨还
是刀山火海，这冲锋的号不能再像上
次一样吹不响。班长紧紧抓着小宋的
手，“如果我倒下了，拿起我的号，
跨过我的尸体，无论如何也得将这把
号给我吹响。”小宋却又眼睛直直地

看向军号，班长一巴掌拍在小宋的钢
盔上，“听见没？”小宋不说话，只点
点头。

小宋就是这样，话很少，总是在
想着什么，但是班长会放心把一些事
情交给他。他一直跟在班长的身后，
班长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敌人的炮火终于再次停下，连长
挥舞手中的枪，“司号员！冲锋号！”
班长再次拿起军号，就等这一刻了。

所有人冲出了坑道，漫天的杀声
震天动地，终章的帷幕已经拉开。班
长冲出坑道，举起了军号，吹起让敌
人战栗的冲锋号。

在号声响起的瞬间，时间静止
了。战士们冲锋的英姿被定格，枪口
喷射的火焰也被凝结。班长转过头
去，看见小宋的面目却是静止的。再
回头，班长看见了从敌人暗堡射来的
子弹，无限靠近，无限放大，进入他
的眼睛。

这一瞬被永久定格了。鲜血涌上
了喉咙，军号没能再传出声音，只喷
出了鲜血。

就好像身体感受不到疼痛，因为
那种疼痛无法用言语形容，班长知道
就到这里了。子弹穿透了喉咙，在班
长吹响军号的时候敌人的机枪也瞄准
了他。

小宋拼命呼喊：“班长、班长……”
但班长已经没有反应，也很快没有了呼
吸。可这时小宋却不断摇晃班长的身

体，他的脸上挂满泪水，“你没事的班
长，你不会死的，我永远都不想吹你的
军号，不吹，你快起来自己吹啊！”
“把我放下，傻小子，我是班长，

我命令你吹响军号，继续冲锋，扔掉
我……”可是班长发不出声音，他们
已经身处两个世界了，他再也听不见
班长的声音……

也不知过了多久，小宋还是放下
了班长，拿起了那把他曾无数次注视
过的军号，吹起了那高亢的冲锋号。
一遍遍地吹着，就好像吹着吹着战场
上逝去的兄弟能够再次站起来，再次
冲锋。

号声伴随着杀声，战场上的战士
已经被点燃，无畏的冲锋摧枯拉朽，
敌人只能够四处逃窜，一溃再溃。冲
锋号的声响充斥着整个战场，没有人
能够阻挡这支冲锋的队伍，没有人能
够面对这样的军队。

不久，阵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
声，高地上已经插上了高高飘扬的旗
帜，高地已被夺下，战斗胜利了。

小宋傻傻地看着班长，站立着，
手里紧紧握着军号。这把军号有了新
的主人……

小宋已经变成了老宋，他用颤抖
的双手举起那失去昔日光泽的军号。
军号已经无法吹出声音了，他用嘴巴
发出“嘟……嘟……嘟嘟嘟嘟……”

随着冲锋的号音，小宋和班长又
跨越时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军号不息
■张裕怀 王鹏宇

于帮民不敢相信这张传票是真的，
但传票上法院的红色印章十分清晰，于
帮民不信也得信。

于帮民被轮椅推进法庭前，爱人王
秋果给他说，原告叫张松林，大松山人，
说你是个骗子，不是他的亲弟弟。

能容纳 50人的法庭旁听席上，座无
虚位，大多是于帮民的邻居和战友。民
政局也来了一男一女，他们是专门出庭
作证的。

此前于帮民正在医院接受肾透析治
疗，他脸色有些蜡黄，瘦得只剩下几根筋
的脖子支撑着干瘪的脑袋，只有眉眼间
还能找到些许当年的英气。

于帮民的出现，把战友们瞬间带回那
场血与火的拼杀之中。于帮民就是在那
场战争中受的伤，右肾被摘除了。当时他
不叫于帮民，叫林冲，外号豹子头。他的
班长于帮民是在林冲的哭喊声中闭上眼
睛的。班长牺牲前对林冲说：“你是孤儿，
我要是光荣了，你替我给我妈做儿子。爸
过世早，妈叫马山梅，先天失明，耳朵很
背，你只要说出我的生辰八字，说出我爸
和她的生辰八字，知道她喜欢吃肉，妈肯
定相信你是她儿子。”

硝烟散去，二等功臣林冲报请民政
部门批准，改名为于帮民，走进了马山梅
的生活，把班长嘱托的爱和孝全都给了
双目失明的老母亲。

改革开放以后，于帮民发挥在部队
当过炊事员的长处，先在一家饭店打工，
三年后另立门户开了个“帮民饭馆”。媳
妇是城里人，里里外外一把手。于帮民
把母亲接到城里，小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妻子知道于帮民不是马山梅的亲生

儿子，对婆婆格外敬重孝顺。婆婆 85岁
时无疾而终，于帮民夫妇依礼厚葬，街道
邻里赞声不断。

办妥母亲后事，于帮民从银行抵押
贷款，把饭店办成酒店，规模虽然不大，
但声名鹊起，常常一房难求。可是天意
难测，命运无常。就在事业顺风顺水的
时候，60岁的于帮民患了肾盂肾炎，很
快就恶化为尿毒症。后来只能在爱人陪
护下，依靠透析维持生命，酒店的事情全
靠儿子夫妻俩打理。

现在，于帮民正坐在被告席的轮椅
上，一字不漏地听着原告的陈述。他这
时才清楚，母亲是从大松山改嫁给父亲
的，改嫁前为张家生过一个儿子，改嫁后
再没联系过。

68岁的张松林最近听说生母身后留
下不少财产，被同母异父的于帮民独吞，

觉得于情于理于法不通。在别人挑唆
下，连招呼都不打，揣着当地民政部门关
于张松林系马山梅亲生的证明，将于帮
民告到法院，要求同于帮民平分家产。

经过法庭辩论，审判长当庭宣判：驳
回原告张松林的诉讼请求，于帮民与张

松林不存在遗产继承纠纷。
审判长宣判完毕，于帮民平静地说：

“既然张松林肯认我做弟弟，我应该接纳
他这个哥哥。刚才哥哥说他家境十分困
难，我资助他 50万元办个养猪场，用政
府的扶贫款扶助别人。”

尴尬的张松林听于帮民说完，先是
愣了片刻，接下来老泪横流，离开原告席
几步跨上前去，紧紧抱着于帮民说：“帮
民，兄弟！好兄弟！哥对不起你！对不
起咱妈呀！”

于帮民眼泪落到胸前，还没来得及回
应，张松林紧接着说：“我现在才知道，妈的
亲生儿子死在战场上了，你改名于帮民，是
在替我们兄弟俩尽心行孝啊！”

庄严肃穆的法庭上，先是一阵唏嘘，
后来竟破例响起了掌声……

插图：刘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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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徒步行军到第八天早晨，上等
兵陆凯的两腿已跟木棒子差不多了，只
要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好在离
潜伏地点只有不到五公里了，他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就在这时，草原上特有的棉花雪
便扯地连天地下了起来。只一会儿，
大地就被雪严严实实地覆盖了，每挪
一步都要付出比平时多两倍的代价。
陆凯所能承受的极限早已触底了，可
现在这个底，却成了个无底洞，给他这
次“独狼行动”又额外增添了十分沉重
的负担。

下午两点多雪停了，雪粉又在风中
织成了厚厚的雪障。为减少阻力，陆凯
只得哈着腰往前走。天刚快要擦黑时，
他终于来到了茅草屋右边的雨裂沟前，
这就是他的潜伏地点。茅草屋没有上
锁，可里面没有人，要不进茅草屋里歇
一会儿？这个念头只是一闪，便被他狠
狠连根拔倒了。

当陆凯将自己的藏身处伪装好
时，离规定的潜伏时间还有半个小
时。雨裂沟避风，加上下面铺着的和
身上盖着的，都是厚厚的枯草，藏在里
面的陆凯很是舒服。这时，他才意识
到嗓子已经渴冒烟了，军用水壶里的
水已冻成了冰，便一把把地吃起了洁
白的雪。

不久，陆凯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便
麻利地拿出了匕首，等到传来开关门的
声音时，他的心才落进了肚子里——茅
草屋的主人回来了。绷紧的神经放松
了，陆凯才听见肚子咕咕的叫声——可
不是咋的，大半天没吃东西了。他拿出
速热食品正准备用餐时，浓烈的肉香味
却飘了过来。这不奇怪，牧民冬季主食
就是牛羊肉——早已炖熟的牛羊肉，此
时正被主人加热呢！

肉香味，让陆凯的肚子叫得更欢
了，肠子好像在拼命地喊着：“我要吃
肉，我要吃肉！”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

沫，自言自语道：“志愿军坚守阵地时，
只就着雪吃炒面，你咋还不知足呢！”不
管肚子怎么叫，他再也不理会了。

吃罢饭，也到了规定的潜伏时间，
此时天完全黑了下来。陆凯透过枯草
缝隙，只看到几颗寒星冻得不住地眨着
眼睛。没过多久，他的上下眼皮打起架
来，有那么几次还紧紧地“咬”在了一
起。他抓起了一把雪使劲搓着脸，困劲
才消失，可没多久，上下眼皮又开始“斗
殴”了。陆凯打开了一个纸包，取出一
些辣椒面，抹到了眼睛的周围，眼泪很
快被辣了出来……

他瞅了一下夜光表，无声地笑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将完成潜伏任务。可
就在这时，他冷不丁地发现正前方有两
个“小灯泡”晃动着过来了，匕首重又被
他紧紧地握在了手里。“小灯泡”渐渐地
近了，他看见了一只体型不小的“狼”的
面孔。独“狼”在离陆凯只有十来米时，
却停了下来，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藏着

陆凯的枯草堆！陆凯虽然十分紧张，但
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要以静制静，如
果独“狼”就这么跟自己对峙的话，他是
绝不会主动出击的。

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分钟，独“狼”却
站了起来，啊，原来是个人。这准是这
次“独狼行动”训练一部分吧！陆凯心
里踏实了，可仍紧紧地握着早已攥出汗
来的匕首。
“陆凯，你已成为‘独狼勇士’了！”

说话的竟然是班长！班长说着取下了
戴着的狼头面具。
“走，进屋吧，屋里早就给你炖好

了牛羊肉，你可劲儿地造吧！”原来，茅
草房里的牧民是由战友们装扮的呀！
明白过来的陆凯，箭一般地冲进了茅
草屋……

雪野独狼
■韩 光

休假回趟老家，王福是在午夜两点
临时决定的。这次要穿军装回家。

这天晚上，有心事的王福躺在床上翻
来覆去睡不着，便随手拿起枕头边的一本
书。当他读到“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忘
不了的地方叫家乡。”这句话时，瞬间便有
了回趟老家的冲动。应该回去看看了，自
父母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

王福是名军人，也是个孝子。自
古忠孝难两全。但王福在竭力尽“忠”
的同时，也在努力尽“孝”。父母在世
时，特别是父母一前一后都因病长期
卧床不起的那几年，凡是超过三天的
假期，只要不值班，只要部队许可，王
福都要赶回数百里外的老家，在父母
床前支张小床，日夜守着父母，端水喂
药，以尽孝道。

用王福的话说，军人的父母都太不
容易，把儿女养大能为家里出份力、流点
汗了，就远离了家乡，去了军营。国总得
有人保。这朴素的道理，军人的父母们

都懂。王福的父母也懂。大哥、二哥也
都是在 18岁的时候，在老家能拉车干活
了，先后被父母送到了军营，作为老三的
王福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两个哥哥
兵役期满都回到了父母身边。唯有他，
入伍的第三年，考取了军校，转眼间，在
部队服役已28年了。

入伍 28 年来，王福从一名战士一
步步成长为机关的正团职处长，先后参
加过众多演习演练和军事行动，荣立二
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

对父母的孝，王福也自认问心无
愧。如果说让离去的父母还有什么遗
憾，那就是穿军装回家的次数太少。这
一点，对一直把“我小儿子在部队，是肩
上带好几颗星的军官了”这句话挂在嘴
边，颇为骄傲的父亲是个亏欠。

在王福记忆中，还是当战士时，穿
军装回去过一趟。那时候父母身体都
很硬朗，接到他要探亲的消息，跑几十
里路在乡里车站接他。王福至今忘不

了，父母见到他着军装时的欣喜样子。
母亲紧紧拉着他的手，怕走丢了似的不
停低头抹着眼泪。“长胖了，长高了，还
是穿军装神气，好看！”眼睛笑成了一条
缝的父亲，一路上反反复复重复着这句
话，特别是见到左邻右舍时，嗓门会格
外响亮。

在老家休假那十几天，应父亲要
求，王福走亲访友都要穿着军装。一次
换洗时，怕早上衣服干不了，父亲晚上
专门把军装搭在厨房的灶台前，一个晚
上起来好几次，翻来翻去烘烤，这一幕
深深刻在王福记忆中。不能不说，在军
营这 28 年来，几次面对“下海潮”的诱
惑，王福坚持不为所动，与记忆中的这
一幕不无关系。多年来，军装已成为王
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前几年，部队对非因公外出着军装
有严格规定。尽管王福几次想着军装回
去，给病床上的父母一个惊喜，但想想规
定，他还是无奈地放弃。只能把几件旧

的淘汰下来的老式军装送给父亲，算是
对父亲的慰藉。但他知道，父亲最爱的
还是他穿军装的样子。

现在部队有了规定，可以穿军装回
家了，可父母已经不在。叹息中，王福迅
速请好了假，买了票。

改革开放 40 年了，处处都发生了
喜人的变化。在机场、在高铁站，甚至
在家乡的小汽车站，“军人依法优先”
的醒目标牌和路上行人投来的羡慕目
光，让王福处处都能感受到军装带来
的荣誉和自豪。但越是此时，王福心
里越是五味杂陈，理不清，思更乱。

大哥全家在外地打工，来接王福的
是二哥。看到王福一身笔挺的军装，肩
上耀眼的二杠三星，“还是穿军装神气，
好看！”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的二哥，说着
和父亲如出一辙的话，让王福瞬间感受
到了久别亲情的温暖。心中的那份情感
反而更复杂了。

在父母的坟前，王福穿着那套笔挺
的军装流下了眼泪。他知道，父母再也
无法看到他穿军装的样子。而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军装他也不能永远穿
下去……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穿军装参加部

队的集体活动，穿了二十几年的军装要
脱下，这是痛苦而艰难的选择……主动
选择离开，以实际行动拥护支持改革，或
许是我对部队的最后贡献……”不久，在
机关为转业干部隆重举行的退役仪式
上，王福在台上深情发言。

最后一次穿军装
■李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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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才知道，妈的亲生儿子死在战场上了，你改名于帮民，是在替我们兄弟俩

尽心行孝啊！


